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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跨国人口流动与世界政治变迁

【编者按】作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维度，跨国人口流动对世界政治

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民族主义的复兴、民粹主义的崛起、恐怖

主义的国际化等政治现象就展现了跨国人口流动给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

带来的冲击。为此，我们约请相关学术领域的１０位学者，就如下四个

基本问题进行讨论：（１）世界政治视域下的跨国人口流动；（２）跨国

人口流动与民主政治；（３）跨国人口流动与国家治理；（４）中外关系

中的跨国人口问题。我们期待通过这组稿件激发学界对跨国人口流动与

世界政治变迁关联性的深入思考。

又回移民的时代？

黄　平

　　世界政治 （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在很长时间内不是简单的国际关系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但是近代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分析单位很多时候变成了

以国际关系替代世界政治，国际关系成为用得更多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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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看世界政治的时候往往也是用国际关系的视角，直到现在也基本是这样。

国际关系这个学科也好，事实上的国际关系，乃至大国博弈也好，基本还是在国

际关系这个框架下。但与此同时，这个世界一直就不只是国与国的关系，或者不

是仅仅用国际关系就能看得清楚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视角就是重新回到世界政

治的概念。世界政治听上去好像是跟国际关系差异不大，然而这其实是完全不同

的研究范式和理论，背后也有不同的研究方法。

关于如何看待移民这个现象，笔者借用 “移民的时代”———这是著名学者

史蒂芬·卡斯尔斯 （ＳｔｅｐｈｅｎＣａｓｔｌｅｓ）１９８３年出版的一本书的题目 （“ＴｈｅＡｇｅ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大概从 １９９５年起我参加了他组织的移民研究网络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ｎｅｔｗｏｒｋ），背后主要研究的是移民现象，其目的是想要分析世界层面社会

变迁的另外一个脉络，就是不以国家为单位，而是用世界政治的方法来处理这个

跨越国家边界的移民问题。当时我们用的方法更多还是社会学的，还不是从世界

政治的角度出发。今天，随着新一轮的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新

的研究范式呼之欲出，或者已经不断地浮现，人们越来越发现，即使是国际关系

的问题也不应只用国际关系的视角来处理。大国关系也许从世界政治的角度会看

得更清楚，当然也包括历史的角度，历史上大量的变迁恰好是在世界政治视野下

发生的，即使从移民的角度，狭义的是劳动力的流动，广义的是人口的迁移。笔

者从世界政治的角度来看待不确定性，其中包括国与国的关系，也包括我们最熟

悉的商品、资本、技术、服务和人口的跨国流动。我们今天看到的贸易战，是商

品在国家之间流动形成所谓的贸易不平衡吗？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列宁就说过

资本主义已经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商

品输出的地位越来越被资本输出所取代，或者资本输出已经具有了和商品输出一

样的地位和意义，乃至于今天我们看到，资本输出变得更加重要了。其实这也解

释了为什么美国会与那么多国家出现贸易不平衡，因为美国才是资本输出大国，

要以此保持自己的金融霸权地位。这样，美国靠输出资本，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

口商品，那怎么会平衡呢？

今天，或者说冷战结束以后，除了商品、资本、技术、服务和人口的跨国流

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息的流动，而且是越来越快、越来越爆

炸式的、瞬间的、横向扩散式的，甚至是无限量的流动。信息古已有之，但是它

现在又重新变得如此重要，如此规模和速度的流动是以前没有过的。另外一个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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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流动就是人口，或者移民，人口迁移，其中不仅包括劳动者，也包括投资

者、旅游者、求学者，等等，还包括所谓非法的 （ｉｌｌｅｇａｌ）、无证的 （ｕｎ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ｅｄ）、延长滞留的 （ｏｖｅｒｓｔａｙｅｄ），甚至还有难民性质的和 “恐怖主义者”性

质的人口大规模地在世界层面快速流动，这在冷战结束前是很少见的，至少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国家体系成为世界性现象以来也是少见的。如果说移

民古已有之，但近代以来，由于国家边界以及国家间关系，人们被限定在一定的

国别范围内 （或欧盟那样区域范围内），超出这一定的范围就要用一定的手段或

依据才能离开，需要获得诸如护照、签证等，实际上人的迁移不是因为有了民族

国家架构之后就被中断、中止了，它可以改变形式，也可以放缓，包括当经济下

行时，也有战争或动乱的原因，而且它本身其实也可以引发战争和动乱。

今天欧洲正面临着新一轮的难民危机，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且这个方

面是当我们还站在自己所处的民族国家地位或立场，用自己这个民族国家的角度

来看，那他们是外来人，有的是非法移民，有的是难民。但是如果从全球化、全

球流动的角度，这包括我们前面说的几个流动，即商品、资本、技术、信息和人

本身的流动，从这个更大范围来看，那就不是该不该流动、合法不合法流动，以

及由此该不该带来这些矛盾和冲突。在研究意义或认知意义上，最大的内在冲

突，是当商品、资本、技术、信息等已经越来越全球化，越来越快甚至呈几何级

数的量和速度跨国流动时，政治却似乎变得越来越地方化，政治不是一个世界政

治 （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而是一个非常地方化 （ｌｏｃａｌ）的现象，各国政治———无论是

选举期间还是平时的政治运作中，所关心的主要是人们自己生活所在的地方，有

时候连所在的国家都不是，只是所在的具体地方 （州或者邦、省）的就业、福

利、保障等。即使是美国的选举，都不是美国整个国家层面的政治，而是人们所

在州的就业、福利、基础设施、医疗，非常具体的地方性事务成为最重要的政治

性事务，是政党之间斗争的最重要议题。

商品、资本、技术、信息等越来越全球化与政治越来越地方化之间产生的张

力，用传统的国家概念或国际关系角度已不足以解释。当史蒂芬·卡斯尔斯出版

《移民的时代》的时候，至少到那时，无疑民族国家还是最重要的范式，在冷战

高峰或冷战刚结束的时期，人们还是最多把移民当作个案、特例、少量的现象，

无非是给予签证还是不给予签证，是把这少量的非法移民抓起来送回去还是留下

来使其 （逐渐）合法的问题。记得那会儿在英国，有过一船来自北非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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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出点儿事就变成了很大的新闻，当时大规模跨国移民还不是主要的世界性

现象。

但随着经济越来越跨国化或全球化，跨国公司的作用和力量也越来越大。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当民族国家还是最重要的基本单位时，跨国公司所拥有的

资产已经十分惊人，前十大跨国公司的资产已经超过了当时联合国里排在最后的

一百个国家的１０倍左右。列宁讲的资本输出概念，为什么资本输出变得比商品

输出更重要？资本的本质是追求成本低、回报快、利润高，哪里这样它就去哪里

投资。列宁那个时代，资本输出具有了比商品输出更重要的意义，只不过后来由

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１９４５年确立的世界秩序，人们更多地又回到狭义的

国际关系。

再看移民的时代，其实历史上人口流动也曾是社会变迁的主轴和常态。有文

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中，很长期间内并没有民族意义上的国家架构，也没有现代的

公民、边境等概念。今天，如果世界一方面经济技术等越来越全球化、跨国化，

快速甚至超高速流动，另一方面政治却还是非常地方化，那么有没有可能产生新

的冲突和矛盾，产生新的不确定性，并因此需要新的范式转化，比如重新引入世

界政治的范式或视角，笔者认为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上述冲突不仅是现象层面

的，比如说这一轮欧洲的难民危机这种现象层面。我们也经历过促进经济发展的

时期，现在回顾是７０年，或者改革是４０年了，但改革之初讲过中国农民的三个

伟大创造，第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是乡镇企业，第三就是农民工流

动，这也是现象层面的，然而这类社会变迁还没有在我们原来的分析框架里面，

使得它的作用和意义没有被充分认识到，或者要过很多年才能意识到。

在世界政治层面，我们是否真的到了这样一个时候，不仅事实经验现象层面

在变，而且后面基本的结构、产生这种结构的机理机制也在变，因此认识它们的

范式和理论、方法，也需要变。就是要从原有的世界政治层面的升级版来看待今

天跨越国家边界、超越区域，甚至还有超越肤色、文化、族群等，虽然这些东西

都在起作用，包括受教育程度，以及看得见的合法或是不合法，是经济的原因，

还是政治、社会的原因，以及文化原因带来的人口迁移或流动。人口流动是和商

品、资本、技术、服务、信息等，甚至包括知识生产及消费联系在一起的，是与

这样一系列跨国流动相适应的，或者本身就是这当中的一部分。这样来看，反而

“不确定性”成为常态。因此，处理危机风险就不是危机管控意义上突然出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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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我们如何把它处理一下就过去了，就回到 “常态”了。近期关于香港的事

情大家也很关心，它不是偶尔爆发一个事我们马上处理一下又回归 “常态”的

问题，相反，它也体现着不确定性，包括危机和风险，这成了常态，而在这个常

态下再看世界层面的社会变迁，那整个图像就变了。

因此，我们的研究不只是应该多走一步、多看两步，而是要不被原来的分析

框架所束缚，这样来看待国际关系和国家本身；如果是从非国家的角度，比如说

从全球的视野和角度来看国际关系，也会对国际关系本身产生一个全新的认识。

今天我们处理好多外交事务、国际事务也会有不同于狭义的国际关系的认识，不

论是主导国家、霸权国家还是小国、发展中国家，乃至于在国家范式下建立起来

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关系，都不是简单地只用国际关系视角就能看清楚、讲清楚

的。这样，就可以重新把世界政治的概念和范式引入国际问题的研究中来，至少

可以增加一个认识全球性的人口流动及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视角。

欧洲面临的多重危机

宋新宁


　　自１９５２年一体化进程启动以来，欧洲的危机不断，欧洲一体化本身就是在

危机中发展过来的，没有危机也就没有它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危机在欧

洲一体化进程中是个常态。但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出现的危机显得

更加明显，可以说是多重危机交织在一起。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所谓的多重危

机？笔者认为，重点是要分析在这些危机中，哪些是制度性的，哪些是非制度性

的，哪些是不可避免的，哪些带有暂时性、是可以解决的。

欧洲目前存在哪些问题？一是最近十年来的债务危机，或者叫欧洲政府的债

务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二是欧洲经济面临的增长疲软问题，最近十年来除

个别年份，欧盟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不到２％，２０１９年主要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增长

率只有１％左右；三是难民危机和移民问题，两者是连带在一起的；四是欧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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